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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
蝶影
小 蝶

香
港
的
音
樂
劇
在
近
年
發
展
非
常
迅
速
。

當
我
在
美
國
唸
書
時
，
便
被
這
種
香
港
當
時

並
不
流
行
的
表
演
藝
術
深
深
吸
引
着
，
好
像

還
曾
信
誓
旦
旦
地
跟
自
己
說
要
在
返
港
後
將

這
種
劇
種
發
揚
光
大
。
幸
而
我
跟
自
己
起
的

誓
實
在
太
多
，
所
以
即
使
沒
有
實
踐
這
個
諾
言
我

也
不
太
記
得
起
來
。

原
來
香
港
也
有
很
多
人
跟
我
一
樣
喜
歡
音
樂

劇
，
不
過
他
們
身
體
力
行
地
創
作
起
來
。
有
的
創

作
音
樂
，
有
的
填
詞
，
有
的
做
歌
唱
演
員
，
有
的

編
寫
劇
本
…
…
一
同
創
作
一
些
與
話
劇
不
同
的
表

演
類
型
出
來
。
在
這
十
多
年
中
，
音
樂
劇
的
製
作

如
雨
後
春
筍
，
百
花
齊
放
。
有
愛
情
的
、
有
溫
情

的
、
有
勵
志
的
、
有
悲
劇
的
；
有
大
型
製
作
，
也

有
小
型
演
出
；
有
原
創
的
，
也
有
翻
譯
外
國
音
樂

劇
的
，
恍
若
百
貨
公
司
的
貨
品
般
任
君
選
擇
。

當
然
，
這
些
製
作
與
任
何
產
品
一
樣
，
都
是
良

莠
不
齊
的
。
很
多
改
編
自
外
國
經
典
的
音
樂
劇
只

要
找
到
優
秀
的
導
演
、
演
員
和
設
計
師
，
在
舞
台

上
的
成
績
總
也
不
會
太
差
。
經
典
所
以
能
夠
成
為

經
典
，
就
是
因
為
它
們
自
有
很
多
優
異
的
地
方
勝

於
其
他
作
品
，
而
且
經
得
起
不
同
時
代
的
考
驗
。

例
如
︽
貝
隆
夫
人
︾
的
︽D

on't
C
ry

for
m

e
A
r-

gentina

︾
、
︽
貓
︾
的
︽M

em
ory

︾
、
︽
孤
星
淚
︾
的

︽D
o

you
H

ear
the

People
Sing?

︾
等
，
都
是
旋
律
優
美

動
人
，
歌
詞
扣
人
心
弦
，
編
曲
悅
耳
動
聽
的
一
流
作
品
。
香

港
製
作
只
要
找
到
聲
色
藝
俱
佳
的
歌
唱
演
員
來
演
繹
這
些
歌

曲
，
再
加
上
資
深
的
導
演
和
設
計
師
的
包
裝
，
相
信
這
些
由

外
國
劇
場
工
作
者
累
積
下
來
的
經
驗
已
經
令
到
製
作
得
到
最

大
的
保
障
，
事
半
功
倍
。

反
過
來
說
，
香
港
原
創
音
樂
劇
搬
上
舞
台
則
是
一
件
較

冒
險
的
事
情
，
因
為
當
中
不
肯
定
的
變
數
實
在
太
多
。
例

如
在
未
上
演
前
，
大
家
都
會
擔
心
音
樂
會
否
為
香
港
觀
眾

所
喜
？
歌
詞
的
水
準
如
何
，
觀
眾
聽
得
清
楚
嗎
？
舞
蹈
又

怎
樣
呢
？
沒
有
百
老
匯
其
他
演
出
的
參
考
，
編
舞
的
成
績

如
何
呢
？
還
有
，
那
些
都
是
全
新
的
歌
曲
，
演
員
駕
馭
得

來
嗎
？
導
演
呢
？
他
們
又
怎
樣
演
繹
一
個
他
們
從
未
看
過

的
音
樂
劇
呢
？

我
相
信
香
港
有
些
原
創
音
樂
劇
通
過
了
這
些
測
試
，
因
為

我
見
到
有
些
製
作
很
受
歡
迎
，
有
機
會
重
演
，
甚
至
一
再
重

演
。
可
惜
的
是
，
有
更
多
的
創
作
音
樂
劇
是
失
敗
的
。
那
些

曾
經
花
過
不
少
人
的
心
血
和
時
間
創
作
出
來
的
歌
和
舞
就
只

有
在
演
出
的
那
短
短
數
場
時
間
呈
現
人
前
，
之
後
便
因
沒
有

為
觀
眾
所
欣
賞
而
不
獲
重
演
機
會
。
它
們
的
生
命
就
像
曇
花

一
樣
，
稍
縱
即
逝
，
從
此
只
成
為
劇
團﹁
過
往
製
作﹂
名
單

上
的
一
個
名
字
而
已
。

百花齊放的音樂劇

為
了
看
台
灣﹁
國
光
劇
團﹂
在
北
京
上
演
新
編
昆
曲

︽
梁
祝
︾
，
我
回
程
拖
延
了
一
日
。
尚
未
走
進
國
家
大

劇
院
的
門
，
已
經
擁
上
來
很
多
票
販
，﹁
要
票
嗎
？﹂

他
們
大
膽
了
很
多
，
以
前
是
問﹁
要
退
票
嗎
？﹂
我
有

戲
票
，
還
是
問
了
一
聲﹁
有
昆
曲
票
嗎
？﹂
票
販
愣
了

一
下
，
說
去
找
，
他
們
的
關
注
不
會
在
昆
曲
上
。
戲
劇
場
裡

全
部
滿
座
，
要
不
是
在
香
港
就
託
了
朋
友
代
訂
戲
票
，
真
可

能
看
不
上
。﹁
國
光﹂
劇
團
在
京
演
出
並
不
多
，
竟
已
經
留

下
盛
譽
，
有
了
擁
戴
者
。

戲
曲
有
不
少
新
編
劇
目
，
昆
曲
可
不
多
，
現
代
編
劇
家
不

敢
觸
碰
，
光
是
格
律
就
已
經
太
難
。
昆
曲
︽
梁
祝
︾
的
動
意

來
自
十
年
前
，﹁
國
光
劇
團﹂
想
有
一
台
新
編
昆
曲
，
選
中

﹁
梁
祝﹂
。﹁
梁
祝﹂
有
很
多
版
本
，
除
鋼
琴
協
奏
曲
外
各

種
地
方
劇
目
幾
乎
都
演
過
。
一
九
六
三
年
李
翰
祥
拍
成
︽
梁

祝
︾
黃
梅
調
電
影
，
樂
蒂
、
凌
波
主
演
，
造
成
港
台
空
前
轟

動
，
兩
位
女
主
角
的
風
頭
媲
美
國
總
統
還
勁
。
不
久
前
，
八

十
多
歲
的
凌
波
來
香
港
參
加
一
個
演
唱
會
，
不
唱
一
曲
︽
遠

山
含
笑
︾
就
下
不
了
台
。

這
一
齣
新
編
昆
曲
的
編
劇
是
台
灣
學
者
曾
永
義
先
生
，
曾

先
生
是
台
灣
中
央
研
究
院
院
士
及
有
眾
多
名
銜
，
除
了
做
學
問
研
究
戲

曲
，
他
還
寫
過
許
多
京
昆
劇
本
。
曾
先
生
把
寫
戲
作
為
學
問
來
對
待
，

他
先
從
一
千
多
年
前
東
晉
開
始
尋
找
梁
祝
故
事
的
起
源
，
直
至
中
唐
、

晚
唐
、
宋
徽
宗
，
把
人
物
、
故
事
、
殉
情
、
同
塚
、
化
蝶
、
都
找
到
了

出
處
。
如﹁
化
蝶﹂
就
見
於
︽
搜
神
記
．
韓
憑
夫
婦
︾
，
一
對
戀
人
被

宋
康
王
拆
散
幽
怨
而
死
，
死
後
化
為
相
思
樹
、
鴛
鴦
鳥
的
淒
楚
哀
艷
故

事
。
梁
祝
在
數
百
年
的
流
傳
中
，
一
點
點
豐
富
起
來
。
梁
祝
與
其
他
愛

情
故
事
相
比
，
最
可
愛
之
處
是
祝
英
台
女
扮
男
裝
赴
杭
州
求
學
，
與
梁

山
伯
一
段
兩
情
相
悅
歡
愉
無
猜
的
精
神
戀
愛
。
徐
克
導
演
的
︽
梁
祝
︾

︵
楊
采
妮
、
吳
奇
隆
出
演
︶
將
兩
人
在
學
舍
中
，
同
習
同
宿
的
戲
拍
得

趣
致
生
情
，
聰
明
調
皮
的
祝
英
台
耍
弄
憨
厚
真
摯
的
梁
兄
，
建
立
起
不

同
一
般
的
深
厚
情
誼
，
有
此
鋪
設
，
最
後
的
死
別
化
蝶
才
使
觀
者
無
不

動
容
。
新
編
梁
祝
由﹁
國
光
藝
術﹂
總
監
名
編
劇
王
安
祈
加
添﹁
癡
夢

乍
醒﹂
一
折
，
是
其
他
版﹁
梁
祝﹂
沒
有
的
，
描
述
祝
英
台
被
逼
婚

前
，
夢
與
梁
兄
成
婚
，
兩
人
完
成
愛
情
於
夢
境
，
燕
爾
之
時
傳
來
梁
山

伯
死
訊
，
這
一
現
一
滅
，
一
生
一
死
，
一
歡
一
悲
，
一
紅
一
白
把
劇
情

推
至
高
潮
。

導
演
是
台
灣
著
名
戲
曲
鬼
才
導
演
，
被
曾
先
生
譽
為
有﹁
超
人
洞
燭

之
力﹂
的
李
小
平
，
舞
台
簡
潔
乾
淨
，
他
說
要
把
舞
台
留
給
演
員
。
英

台
逼
嫁
一
折
，
紅
色
的
喜
帳
是
京
劇
的
典
型
佈
景
，
妙
在
一
翻
，
背
面

已
是
白
幡
，
把
喜
中
喻
悲
體
現
得
十
分
貼
切
，
確
是
高
手
。
演
員
是
台

灣
的
小
生
溫
宇
航
和
北
昆
的
旦
角
魏
春
榮
，
一
個
溫
文
爾
雅
，
一
個
靚

麗
甜
美
，
天
作
之
合
。
此
劇
二
零
零
四
年
在
台
北
首
演
，
十
九
天
前
已

預
售
一
空
，
次
年
到
上
海
、
杭
州
，
杭
州
那
一
場
，
謝
幕
時
上
千
觀
眾

起
立
鼓
掌
數
分
之
久
。
這
次
的
北
京
之
行
籌
劃
了
三
年
，
又
一
次
征
服

京
城
觀
眾
。
此
劇
宣
傳
詞
是﹁
帶
你
去
看
人
生
第
一
場
昆
曲﹂
，
這
一

看
，
就
愛
上
了
，
直
至
一
生
。

人生第一場昆曲

最
近
，
到
了
灣
仔
電
腦
城
購
買
電
子
產
品
。
入
到
商
場

之
後
，
打
開
互
聯
網
信
息
，
說
這
個
商
場
的
某
某
號
碼
的

店
舖
，
有
一
種
聯
想
手
機
最
便
宜
，
為
兩
千
零
二
十
港

元
，
於
是
前
去
購
買
。
店
員
說
，
這
款
產
品
剛
剛
銷
售
光

了
，
今
日
沒
有
貨
，
明
天
有
貨
，
你
先
行
付
款
，
明
日
可

以
取
貨
。
這
其
實
是
一
個
騙
術
。
到
了
明
日
，
一
樣
沒
有
貨
，

店
員
就
會
進
行
游
說
，
說
這
款
商
品
有
什
麼
不
好
，
你
不
如
買

另
外
品
牌
的
手
機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你
不
想
繼
續
無
了
期
等

下
去
，
結
果
買
了
其
他
的
產
品
，
但
價
格
比
較
其
他
店
舖
貴
三

四
百
元
，
事
後
大
呼
上
當
。

商
場
的
互
聯
網
價
格
比
較
資
料
，
已
經
變
質
了
，
不
要
輕
易

相
信
。
香
港
的
零
售
店
舖
宰
客
，
其
實
相
當
普
遍
，
不
僅
是
宰

內
地
客
人
，
而
且
宰
本
地
客
人
。
海
關
應
該
加
強
放
蛇
巡
查
，

糾
正
香
港
零
售
業
的
歪
風
。

網
上
購
物
，
交
易
對
手
往
往
是
內
地
的
廠
家
或
者
零
售
商
。

內
地
有
消
費
者
在
筆
記
本
電
腦
上
登
錄
天
貓
商
城
，
在
一
個
網

店
所
在
地
為
上
海
的
商
家
那
裡
網
購
了
七
根
櫥
櫃
上
翻
門
氣
撐

桿
。
在
經
過
一
番
議
價
進
行
支
付
時
，
頁
面
顯
示
用
支
付
寶
支

付
成
功
，
店
家
也
通
過﹁
阿
里
旺
旺﹂
表
示
，
貨
品
會
立
刻
發

來
廣
州
。
過
了
不
久
，
消
費
者
準
備
退
出﹁
阿
里
旺
旺﹂
時
，

一
陣
急
促
的
電
話
聲
響
了
，
電
話
號
以131

打
頭
。
電
話
裡
，

一
位
中
年
婦
女
準
確
地
報
出
了
消
費
者
的
姓
名
、
購
買
物
品
，

稱
由
於﹁
系
統
升
級
原
因﹂
，
要
求
退
款
給
消
費
者
，
改
為

﹁
貨
物
送
到
之
後
付
款﹂
。
她
還
要
求
消
費
者
加
她
的Q

Q

，

以
便
通
過Q

Q

發
退
款
單
。
正
當
消
費
者
愈
來
愈
狐
疑
時
，
電

話
那
頭
突
然
變
成
一
個
男
人
的
聲
音
：﹁
你
趕
緊
加Q

Q

吧
，

難
道
錢
不
想
要
了
？
你
到
底
加
不
加
？﹂
這
個
男
子
甚
至
還
爆
出
粗
口
，

隨
後
掛
斷
了
電
話
。
消
費
者
如
果
不
察
，
手
機
和
電
腦
會
被
木
馬
式
的
程

式
入
侵
，
連
網
上
銀
行
的
金
錢
也
會
受
到
損
失
。

為
什
麼
在
網
上
購
物
的
時
候
，
個
人
信
息
會
被
完
全
洩
露
？
消
費
者
立

刻
通
過﹁
阿
里
旺
旺﹂
聯
繫
了
客
戶
服
務
員
。
服
務
員
在
聽
完
陳
述
後
確

認
這
確
實
是
詐
騙
，﹁
總
之
你
別
信
他
們
的
就
行
了
，
貨
品
會
按
時
送
到

的
。﹂客

服
回
答
：﹁
我
們
肯
定
不
會
洩
露
信
息
的
，
我
覺
得
你
最
好
把
電
腦

殺
一
下
毒
吧
！﹂
消
費
者
再
次
查
驗
了
電
話
號
碼
，
發
現
這
個
號
碼
歸
屬

地
竟
然
是
福
建
龍
岩
。
這
說
明
內
地
的
黑
客
和
木
馬
程
式
相
當
猖
獗
。
有

任
何
人
用
其
他
的
方
式
要
求
你
和
他
聯
絡
，
他
付
款
給
你
，
其
實
是
要
騙

取
你
的
付
款
的
賬
號
和
密
碼
。
所
以
，
絕
對
不
要
上
當
，
一
定
要
通
過
正

規
網
站
和
正
規
流
程
進
行
網
購
。

現
在
是
互
聯
網
的
時
代
，
也
是
黑
客
橫
行
霸
道
的
時
代
。
內
地
公
安
部

如
果
不
嚴
厲
打
擊
這
些
網
上
騙
案
，
將
會
大
大
損
害
中
國
電
子
商
貿
的
聲

譽
。 互聯網購物的騙局 古今

談
范 舉

除
了A

lber
Elbaz

宣
佈
離
開Lanvin

，
在
他
之
前
，

A
lexander

W
ang

亦
宣
佈
離
開Balenciaga

，R
af

Si-
m

ons

也
在
毫
無
預
警
下
宣
佈
與D

ior

終
止
關
係
。

問
題
並
不
出
在
設
計
師
身
上
，
不
關
母
公
司
仝
人
刁

難
。
巿
面
生
意
不
靖
，
這
低
潮
屬
全
球
性
，
也
非
單
一

品
牌
經
營
出
問
題
。
奢
華
物
品
沸
沸
揚
揚
過
去
多
年
漸
次
明

日
黃
花
，
這
種
全
球
現
象
，
就
是
一
度
成
為
名
牌
支
撐
者
的

中
國
也
不
看
好
，
大
家
心
中
有
數
，
不
能
開
源
也
盡
量
節

流
，
以
免
全
軍
覆
沒
，
一
度
羅
致
著
名
設
計
師
出
任
總
監
的

現
象
，
也
漸
漸
冷
卻
。

Lanvin

背
後
控
股
股
東
台
灣
出
版
家
族
王
效
蘭
與A

lber

關

係
從
來
都
好
，
始
自
二
零
零
一
年
，
以
新
穎
設
計
方
向
及
手

法
，
為Jeanne

Lavin

百
年
前
創
辦
的
品
牌
，
帶
出
新
風
貌
，

一
度
震
撼
整
個
時
裝
界
。
一
九
九
八
年
成
為
聖
羅
蘭
設
計
總

監
，
被
公
認
為
接
班
人
，
隨
後
公
司
被G

ucci

買
下
，
當
年

G
ucci

設
計
總
監T

om
Ford

隨
即
上
任
。
幾
年
後A

lber

被
羅

致
進
入Lanvin

，
一
做
十
四
年
，
成
績
斐
然
。
反
而T

om
Ford

未
幾
離
開G

ucci

，A
lber

當
時
也
離
開
了
聖
羅
蘭
。

出
生
摩
洛
哥C

asablanca

猶
太
人
家
庭
，
前
往
以
色
列
接

受
教
育
，
輾
轉
來
到
巴
黎
闖
天
下
，
成
績
斐
然
，
有
目
共

睹
。
時
間
會
變
，
一
度
擁
有
魔
術
手
似
的A

lber
Elbaz

將
時

裝
設
計
玩
耍
得
出
神
入
化
，
時
光
荏
苒
，
他
的
奇
蹟
漸
次
退

減
，Lanvin

的
新
系
列
猶
如
其
他
著
名
品
牌
的
光
芒
同
樣
失

色
。
我
們
面
對
的
不
是
哪
個
設
計
師
離
職
，
哪
個
設
計
師
走

馬
上
任
，
而
是
將
會
有
哪
些
一
度
風
光
的
品
牌
如
何
走
下

坡
，
漸
次
消
失
！

名牌褪色 設計師退場 此山
中

鄧達智

看
到
的
宣
傳
稿
是
這
樣
寫
的
：﹁
明
珠

台
製
作
的
時
尚
品
酒
節
目
︽
酒
遍
全
世
界

2

︾
十
三
集
，
由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起
，
逢
星

期
三
晚
上
九
時
播
出
，
再
度
由
亞
洲
首
位

葡
萄
酒
大
師
李
志
延
和
著
名
演
員
暨
模
特

兒A
nthony

Sandstrom

主
持
，
帶
領
觀
眾
探

索
葡
萄
酒
的﹃
新
世
界﹄
新
西
蘭
…
…﹂

我
不
曾
看
過
第
一
季
，
但
第
二
季
選
在
中
國

﹁
光
棍
節﹂
播
出
，
而
且
介
紹
新
西
蘭
葡
萄

酒
，
吸
引
了
我
的
興
趣
。
因
為
新
西
蘭
是
我
二

十
多
年
前
身
為
光
棍
時
去
過
，
當
時
吃
的
食
物

多
數
是
河
鮮
和
海
產
，
所
以
喝
的
葡
萄
酒
都
是

白
酒
。
後
來
我
發
覺
，
新
西
蘭
的
白
酒
，
當
時

的
價
格
都
相
對
地
貴
。
那
時
我
對
葡
萄
酒
還
不

認
識
，
貴
嘛
，
想
來
是
品
質
相
對
優
異
了
。
如

今
對
葡
萄
酒
認
識
比
較
深
，
發
覺
當
年
的
無
知

判
斷
，
原
來
並
沒
有
全
錯
。

看
了
第
一
集
，
才
知
道
原
來
這
位
李
志
延
，

是
位
女
士
，
葡
萄
酒
專
業
知
識
確
實
豐
富
。
我

認
識
的
朋
友
之
中
，
也
有
位
女
士
，
就
是
為
了
認
識
葡
萄

酒
，
真
的
去
學
專
業
的
知
識
，
從
購
買
一
個
箱
子
內
的
幾

十
種
花
香
和
咖
啡
香
、
皮
革
香
等
的
小
瓶
子
，
日
聞
夜

聞
，
終
於
完
全
可
以
聞
一
聞
就
知
道
酒
內
含
有
多
少
種
和

什
麼
香
氣
。

這
樣
的
專
業
知
識
，
我
是
不
具
備
的
，
相
信
大
多
數
喜

歡
飲
葡
萄
酒
的
人
也
不
具
備
。
大
多
數
人
，
都
是
憑
感

覺
，
來
判
斷
自
己
喜
歡
哪
一
款
葡
萄
酒
配
搭
何
種
食
物
而

已
。
當
然
，
法
國
最
著
名
的
紅
酒
，
喝
第
一
口
時
就
一
定

會
讚
賞
不
已
的
。
至
於
名
酒
和
名
酒
之
間
有
何
差
異
，
同

一
種
酒
因
為
年
份
不
同
，
差
別
有
多
大
？
差
異
性
在
什
麼

地
方
？
就﹁
莫
宰
羊﹂
了
。

西
方
人
多
數
認
為
，
很
多
紅
酒
搭
配
芝
士
是
極
佳
的
美

味
。
雖
然
我
也
喜
歡
吃
芝
士
，
但
在
我
的
飲
食
經
驗
裡
，

卻
發
覺
紅
酒
配
咱
們
中
國
的
皮
蛋
，
是
絕
配
，
特
別
是
將

皮
蛋
放
在
極
少
油
的
鍋
裡
煎
上
一
煎
，
再
灑
些
葱
花
，
吃

一
口
，
喝
一
啖
紅
酒
，
都
會
感
覺
美
好
得
很
。

如
果
不
憑
感
覺
，
那
就
絕
對
需
要
專
業
知
識
了
，
而
專

業
知
識
的
具
備
，
必
須
會
英
文
和
法
文
，
甚
至
意
大
利
和

西
班
牙
文
。
因
為
如
今
的
葡
萄
酒
，
已
經﹁
酒
遍
全
世

界﹂
，
不
專
屬
單
一
國
家
了
。

閒話葡萄酒

雙城
記

何冀平

隨想
國

興 國

夜晚散步歸來，簡單收拾了一下房間，和往常
一樣走進臥室，按亮枱燈，準備和衣靠在床上，
閱讀一本剛收到的散文集。這時候，一股若有若
無的香氣淡淡襲來，撩撥着人的心緒。這香氣來
得突然，讓人不曾防備。下午，我還在打掃房
間，把一些不需要的東西重新整理，有的清除，
有的抱到室外，然後用抹布將整個傢具擦拭一
新，臥室裡除了清新的空氣，再沒什麼異常的氣
味了。

那時窗戶還打開着，窗紗也已綰成花結，如天
幕一樣地分列，肅穆而懸。無遮無攔的窗上，透
明的玻璃投來藍天白雲的景象。直至漸近黃昏，
夜晚來臨，關閉的窗簾悄然暈着燈光的波痕，時
光優雅沉寂。驀然地，花香襲來，竟全然不知飄
然所至的位置，它所附屬的植物類別。我在臥室
裡轉着，目光睃尋，試圖找出這縷氣息的來源，
尋了半天，香味的源頭仍無處可循。但分明，這
股香就在身邊，彷彿嫵媚的蝴蝶，挾着翅膀上的
脂粉，不離不棄地跟隨着我。牠翩躚着，降落在
我的肩頭，搖動芬芳，動人心旌，卻不讓你去了
解、去發現，哪怕對牠抱有千般的愛意，萬般的
歡愉。

我不喜歡在房間裡噴灑東西，哪怕對女人來說
最為鍾情的香水，一切與味道有關的氣息出現在
臥室，都會引起一次難捱的不眠。所以這縷香，
絕對不是來自香水香囊之類，而是來自能夠產生
香氣的自然的物質。是窗外植物生發的花香吧？

是白天閉合、夜晚開放的夜來香的氣息，來自從
鄰家愛花人的陽台，或許是。

一邊這樣想着，一邊在夜色裡使勁地吸聞，愈
是吸聞，愈是發覺出花香的奇異。它不糾纏，卻
能隱約而至。這樣的花香，在這美好的夜色裡，
和時光一樣珍稀，不可辜負。若不辜負，不讀點
書怎麼可以？於是再次打開明亮的壁燈，試圖從
高摞在床頭櫃上的書籍中抽出一本。這一抽，摞
起的重心一下子偏移，「嘩」的一聲，一本厚厚
的藍皮日記掉在地上，凌亂的紙頁裡，赫然滑出
幾朵潔白的花來。

啊，是梔子花啊，原來這是梔子的花香！我高
興地跳了起來，為自己的發現忘乎所以。我清楚
地記得，它是我從南方出差帶回的。這梔子花的
花瓣極大，花不止一朵，為的是能夠將它們挽成
一束，只是現在已不再以花束的形式簇在一起
了，由於紙頁的合力和重壓，花瓣已變得扁平，
就像幾枚精緻的植物標本一樣，在夜晚的燈光下
優雅地舒展，靜靜地散發出不為人知的芳香。

這無意中製作的「標本」，是我今年七月去來
安出差時，從村民家的梔子樹上採摘的，經過一
路顛簸，花瓣有點枯萎，花瓣的邊沿已變成淺赭
色，只好把它們夾進書中，裝進塞滿衣裳的旅行
箱裡。數日後的今天我收拾行李，把外面的包裝
打開，將箱中的書摞於床前，然後忙着處理其他
的瑣事，有關這些可愛的花朵事宜，便被我渾然
遺忘了。

誰曾想，這小小的梔子花朵，隨車馳奔千里，
竟然能夠在我的房間裡，仍然暗香流溢，沁人心
脾，可見它的花香濃烈已達到極致。

梔子，是一種夏季開花的植物，梔子花，便是
從這種植物上生長出來的，它以花的芳香潔白、
葉色常綠而得到人們的喜愛。在安徽來安的長山
村，幾乎家家戶戶院子裡都種植着花卉，門前栽
種梔子更是普遍的現象。這裡的人們非常喜歡具
有香氣的植物，他們不光喜歡種梔子花，還喜歡
種白蘭花、金銀花。

梔子花在南方、北方都有栽種，但更常見的是
在雨水豐沛、氣候溫潤的南方。北方人家種梔子
花，大多是種在大小不一的泥盆裡，而南方人種
梔子花，卻可以種在大門外、院落中，甚至田間
地頭上。南方栽種的梔子植株大，花期長，在這
裡，我就曾看到過一株兩米多高的梔子樹，枝高
葉密，主枝粗如碗口，走近樹旁，香氣撲鼻。聽
梔子花樹的主人說，這棵花已經栽種了二十多年
了。

花是一種美好的寄予，是興旺富貴的標誌，對
花卉的一貫種植和喜愛，也是我國的傳統文化。
許多年前我種過幾次梔子花，由於北方氣候不適
等原因，難以很好地養護，栽種不久便出現黃化
病、葉斑病，使一盆盆原本潔白如玉盛開着的梔
子花不久死去，傷心之餘，從此再也不去種它。
可我還是喜歡梔子花，喜歡它的潔白芳香，喜歡
它的小家碧玉般溫婉的氣質，每每看見梔子花
開，我都會暗自驚喜。

初到長山村，首次發現梔子花是在村民李艷的
家裡，她家的樓房有兩層，樓下的院子過於寬
敞，空着可惜，就都種下了植物，一半為果蔬之
地，一半蒔草養花。果蔬之地又有南北之分，北

邊種着油桃、枇杷，南邊種着萵苣、韭菜，地邊
則種着梔子花、金銀花、月季花。幾個廢塑料桶
做的花池擺在牆跟不顯眼的地方，裡面種着幾枝
荷花，荷尖剛頂開水面，荷苞殷紅。

李艷是位非常熱情的中年女性，丈夫在外地打
工，她自己在家照顧上學的兒子，大兒子已經二
十歲了，小兒子才六歲。在她的教育下，兩個兒
子都很懂事，守規矩。農家出身的她，會種地，
會做家務，會寫網絡小說。雖然不愛說話，但卻
可以洋洋灑灑一口氣寫上十幾萬字的小說。她會
用一園子的果蔬做成一桌色彩各異的菜餚，再綴
上幾朵院中盛開的花瓣，把一頓美餐，打扮成飯
桌上的藝術。

在長山村的街道邊，我們坐在一家門廊下歇息，
發現有位老人把一束花串纏在胸前紐扣上。她說，
這是新開的白蘭花和金銀花。將兩種花瓣繫在一起
懸掛於身上，不僅香氣怡人，還能防止蚊蟲叮咬。
我驚訝，此物還有這等的功效。南方夏天潮濕，蚊
蟲很多，人們便會想出各種各樣的方法應對。說話
間，一朵金銀花從老人的胸前散落，恰好被我接在
手上，淺黃的花瓣，有着吹彈可破的柔軟，輕輕一
聞，果然有一縷香深入鼻端。

聽說，白蘭花在當地也有所種植，但更為廣泛
種植的是蘇州人，當你走在蘇州的小巷街頭，總
能看到有人挽着盛滿白蘭花和梔子花的花籃，用
軟綿綿被稱之為吳儂軟語的聲音吆喝叫賣。我沒
聽到過這樣的聲音，這樣的情景也沒見過，但我
卻感到並不陌生。我相信，那潔白的白蘭花、梔
子花，一定會帶着江南溫軟的、優雅不俗的氣
質，氤氳在每個少女美麗的髮際，就像停落在荷
葉上的一枚顫動的露珠，清純悠然地，顫出一種
江南水鄉的韻致。

梔子花香
百
家
廊

若
荷

美
國
人
報
道
巴
黎
突
襲
事

件
，
有
切
膚
之
痛
，
因
而
新
聞

鋪
天
蓋
地
。
其
中
關
心
的
問
題

自
然
是
美
國
是
否
為
下
一
個
突

襲
目
標
。
誰
知
道
？
又
或
怎
麼

不
會
？

ISIS

不
是
一
般
的
恐
怖
團
體
，
據

報
恐
怖
分
子
炸
彈
纏
身
，
被
法
警
包

圍
時
高
呼﹁
真
主
萬
歲﹂
。﹁
聖

戰﹂
給
予
準
備
殉
道
者
無
比
之
力
，

那
份
沉
重
感
摧
毀
了
受
害
的
足
球

迷
、
樂
迷
和
食
客
，
死
難
者
在
輕
鬆

和
亢
奮
中
不
知
不
覺
步
向
死
亡
。
試
想
想
他
們

在
死
亡
的
一
天
早
上
，
還
是
輕
快
地
過
日
子
，

不
知
道
死
之
將
至
。

有
人
將﹁
伊
斯
蘭
國﹂
譬
喻
為
癌
細
胞
，
誘

因
為
荒
謬
性
的
流
亡
，
聚
合
而
組
成
了
毒
瘤
，

其
威
嚇
力
未
被
評
估
。
這
譬
喻
還
有
更
深
層
的

涵
意
。

朋
友
是
病
理
學
家
，
談
癌
色
變
。
他
跟
我
說

他
見
過
自
己
母
親
癌
症
手
術
後
，
從
身
上
割
出

的
毒
瘤
。﹁
顯
微
鏡
下
，
癌
細
胞
看
來
真
的
十

分
可
怕
啊
！
鏡
頭
下
那
堆
細
胞
像
在
跟
我
說

話
，
忽
然
變
臉
，
窮
兇
極
惡
，
有
時
又
活
動
着

伸
張
，
像
異
形
電
影
。﹂
這
位
科
學
家
愈
說
愈

緊
張
，
甚
至
冒
汗
，
就
像
在
說
：﹁
我
看
見
惡

魔
。﹂難

怪
人
們
常
愛
跟
美
人
在
一
起
，
認
為
好
看

的
人
都
是
善
良
的
，
醜
怪
的
人
受
了
詛
咒
，
因

而
心
靈
也
是
扭
曲
的
，
道
德
總
有
些
問
題
。
因

而﹁
鐘
樓
駝
俠﹂
會
被
打
壓
，
女
兒
吃
飯
留
下

飯
粒
會
被
警
告
，
說
小
心
嫁
個
豆
皮
戚
眼
的
老

公
。
我
倒
不
擔
心
長
得
不
好
看
的
人
不
道
德
，

仗
義
每
多
外
表
像﹁
屠
狗
輩﹂
的
人
；
卻
怕
美

麗
表
皮
的
內
在
毒
瘤
，
壞
事
情
在
蔓
延
、
擴
散

且
傳
染
。

病
理
學
家
的
話
有
很
多
提
醒
，
包
括
對
惡
毒

的
力
量
不
是
逃
避
，
而
是
要
勇
敢
面
對
，
了
解

它
歪
斜
的
結
構
，
認
知
產
生
它
的
源
頭
。
假
若

不
能
將
之
同
化
或
瓦
解
，
便
得
一
舉
殲
滅
。
自

然
療
法
談
協
商
、
共
處
、
不
挑
撥
、
不
激
化
，

但
對
習
已
成
魔
的
恐
怖
分
子
？
不
共
戴
天
。

魔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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